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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番谋生 一部艰辛的奋斗史

1938年，一封从新加坡寄出的家书漂洋过
海，送达福建泉州。新加坡华侨赖子实写信给
祖父描述近况：“自南渡以来……生不得求生死
不得求死。”在感慨生活困难、学徒生涯维艰的
同时，还随信附上100元钱款。

这样一封“信汇合一”的家书，是海外华侨
寄回国内的书信及汇款凭证，被称为“侨批”。

泉州市中山路遍布的南洋风格“廊柱式骑
楼”，曾经是侨批信局汇集的地方。如今，这里
依旧是泉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泉州市侨批
馆便设立于此。馆内数千份泛黄的侨批原件，
让后来者得以望见百年前当地华侨下南洋的奋
斗史。

因为陆地人稠地狭山脊贫，只能面向大海
谋求发展，泉州人很早便有迁居海外的历史。
但明清海禁以来，田不足耕的矛盾愈演愈烈，当
地百姓为争水源、田地械斗成风，而在西方殖民
统治下的东南亚当时亟需劳动力，当地民众便
冲破海禁封锁，下南洋谋生。1840年鸦片战争
爆发，清政府被迫打开门户后，大批以农民为主的泉州人
迫于生计、战乱或天灾人祸，纷纷以自由移民或契约移民
形式，到南洋谋生发展，掀起了下南洋的高潮。

“福建‘下南洋’群体当以泉州为最，泉州晋江甚至有
‘十户人家九户侨’之称。时至今日，仅马来西亚、新加
坡、菲律宾三国，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就超过430万人。”
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刘伯孳介绍。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血泪的冒险之旅。在海禁之下，
出海只能偷渡，在茫茫大海上船只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而且移民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再想回乡便得接受严
厉制裁。

契约移民则几与贩卖奴隶无异。殖民者掠买的“契
约华工”往往被称为“猪仔”，不但要被封禁在条件恶劣的
船舱内，还要饱受“猪仔头”的虐待。一船前往东南亚的
华工，有的死亡率甚至高达50%。殖民者为保证利润率，
便拼命加员超载，更增加了船只的安全风险。

安全抵达南洋，还只是艰苦谋生的开始。起初，下南
洋的泉州人肩挑手扛、走街串巷，多以出卖苦力和当店员
为生，从事农耕、捕鱼、采矿、工匠等行业。刘伯孳告诉记
者，在荒山野岭中开荒垦殖，住茅草屋、吃粗米饭，长期的
营养不良和疫疾流行，致使许多下南洋的泉州人病亡他
乡。

博物馆里，一张张记录华侨在南洋打拼的黑白“工作
照”，足以见证初代移民的生存不易与创业艰辛。

“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能够幸运在当地站住脚、扎
下根的华侨，开始了漫漫奋斗路。经过长时间的打拼，他
们把积累的血汗钱投入到扩大经营活动中，开设店铺所
需资本不多，成为南洋地区华侨的首选。粮油店、杂货
店、五金店、美发店等不一而足，都可见到华侨忙碌的身
影。

身悬海外的游子，通过侨批把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
人的资助一同寄送回国。曾经存续百年的侨批业，也见
证了“下南洋”的规模。据《闽南侨批史纪述》记载，1948
年，泉州地区共有信局总分支机构至少300家。同时，海
外的泉州批局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
南、缅甸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侨批经营网络。

“番客”归乡 不忘故土的赤子心

10月18日，泉州南安，地处梅山镇的国光中学张灯
结彩，人潮如涌。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如约回到这里，纪
念一个特殊的日子——李光前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国光
中学建校80周年庆典。

一所乡镇中学的校庆缘何备受关注？答案就藏在校
园的片片砖石之上。走进国光中学，目之所及皆可见学
校捐建者李光前的“家国情怀”——学校的教学楼，分别

用延安、遵义、新华等命名，昭示着他对祖国的感念之情；
学校凉亭立柱上，一副楹联“左盼明心敦品励行为报国，
右揽犀月勤学苦练以争光”铭刻着后人的传承之志。

远赴南洋的华侨，不忘桑梓、心系故土，始终把中华
的兴衰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在革命战争中，
他们输财助饷、回国参战、流血捐躯；为改变家乡落后面
貌，他们兴学育才、筑路修桥、行医济世。著名爱国华侨
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正是其中的代表。

1943年，抗战烽火正酣，李光前以兴学报国之志，在
家乡芙蓉乡（今梅山镇）捐资创办国光中学。“平时需要教
育，战时更需要教育！远处国外，在祖国办教育也可略尽
国民义务。”李光前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那一年，50岁的李光前正流亡美国。虽然在东南亚
产业雄厚，但大多已被彼时的占领者日本作为“敌产”没
收。经济情况困难的他，甚至靠典卖家中物品来为学校
筹资。

南安市芙蓉基金会副理事长李祥林说，李光前先后
创办了国光中学、国专幼儿园等，并建设教师公寓、国专
礼堂、发电厂等一系列配套设施，逐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

“学村”。当时，由于农村缺医少药，村民们把国光中学的
医务室当成了“医院”，大病小病就往医务室跑。于是，
1951年，李光前又在家乡的芙蓉溪畔捐建了国专医院。

赤子之心传承不断。1991年，李光前的哲嗣李成
义、李成智、李成伟又在南安设立芙蓉基金会，用于家乡
的慈善事业。许多从国光中学走出的学子，也继续书写
着不忘桑梓、爱国爱乡的故事。

“就像李光前先生受到陈嘉庚的影响，我们也受到他
的影响，每一代从光前学村走出去的学子，都会记住自己
出发的地方。”国光中学校友、华侨苏世选说。

走进泉州城区的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长长的展板
上有一连串获得表彰的海外侨亲：李光前、李尚大、李陆
大、黄仲咸、陈永栽、陈祖昌……

“很高兴我能有机会为家乡的经济腾飞、城市建设献
出一份力，这是我们对家乡发展的一份热爱。”改革开放
以来，旅菲华侨陈祖昌回到家乡晋江投资，通饮水、修道
路、建医院、起学舍、兴文艺、奖学子……他把支持家乡发
展列入自己人生的“心愿单”，累计捐资超1亿元人民币。

“泉州民营经济，始于侨成于侨。没有侨字号企业，
就没有泉州今天的经济建设成就和改革开放成果。”泉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霜说。

泉州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著名的鞋纺名城，其起
步也与华侨密不可分。如今位列中国县域经济排头兵的
泉州晋江，在改革开放前夕，还只是个传统的农业县。当
时，晋江人均土地不到半亩，有的镇人均才二分地。因为
没有足够的田地可耕种，公社的社员要排队出工，排到就
下田挣工分，没排到就回家，产生了很多没事做的“闲

人”。
1981年，晋江地委、晋江地区行

署在石狮召开全地区侨务工作会议，
根据侨乡“闲余资金多、闲散劳力多、
闲置房屋多”的特点，掀起了归侨侨眷
集资创办各种小型侨属企业的热潮。

乡镇企业创办伊始，刚从泥土里
走出来的农民，既没有生产管理的经
验，又缺乏市场信息和必要的技术和
设备。很多华侨便利用赠送小额生产
设备可以免税的优惠政策，把原来寄
回的赡家款改为电动缝纫机等小件生
产设备。有些在海外办企业的华侨，
干脆运进制作服装的原辅材料，由亲
属或乡亲在家乡开家庭作坊进行加
工，再把产品运到海外销售。

“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起家，乡
镇企业如星星之火，开始在泉州大地
发展起来。

“华侨还引进了经商的意识，提供
了外出打工的机会，让泉州人率先打
开眼界、积累资本。有了经营的理念

和第一笔资金后，泉州人又纷纷开始办厂，正是这遍地的
小作坊，最终才孕育出如今的安踏等一批现代化的泉州
民营企业。”刘伯孳说。

新下南洋 以侨为桥实现双向奔赴

1993年，10岁的吴志强奔赴菲律宾，投奔在此创业
多年的父亲。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国发展起步较早，彼时
经济建设已颇有成效，国内外发展的落差吸引了不少从
泉州过去投亲靠友的“新侨”。和很多“新侨”一样，初到
东南亚，吴志强便被当地城市的繁华所震撼。

“我去的是马尼拉，第一次看到35层的高楼，心里就
震惊怎么这么高的楼！而在石狮最多就10层。”吴志强
说，不过，当2002年自己以侨生的身份回国求学时，他同
样惊讶于国内突飞猛进的发展。

读完大学后，吴志强延续家族传统，回到石狮做起食
品贸易生意。他从菲律宾、马来西亚进口椰蓉、可可、棕
榈油等产品起步，如今，已经在石狮经营着一家大型国际
食品城。

泉州海外侨胞950余万，其中东南亚是最主要的聚
居地。

历经华侨漂洋过海走出去，侨资侨力引进来，近年
来，泉州与东南亚地区已形成人员、商品、投资相互融通
的新阶段，曾经的下南洋已成为融合深远的历史渊源、深
厚的血脉亲情和深化的合作需求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和泉州‘海丝’先行区
建设不断推进，东盟持续位居泉州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进出口总额占全市的近三成。泉州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
往来合作也由吸引利用侨资向双向投资转变。”泉州市商
务局局长张小红介绍。

不断推动东南亚来泉投资的同时，泉州还在着力打
造“泉州智造+侨商力量”优品出海的“泉州模式”，推动产
品、品牌、技术和资本并行走出去。

今年 3月，菲律宾晋江建材家居展销中心正式揭
牌。这个总投资超百亿的项目，是由当地乡贤与泉州晋
江的企业家共同打造，将建设成为菲律宾最大体量的国
际建材家居批发零售市场。

菲律宾环球建材城总经理林东晟也是一名泉州籍华
侨，为了方便招引家乡企业入驻菲律宾建材家居展销中
心，他特意将办公地点搬到了晋江。“随着生意往来多了，
现在每周都会有菲律宾乡贤组团来晋江考察，甚至连鞋
企、日化品企业都让我带路去工厂考察。”林东晟说，许多
侨二代都是第一次回乡，他们对泉州的供应链完备程度
感到惊讶，有的已经计划和本地企业共同在东南亚市场
成立品牌。

（邰晓安 吴剑锋 周义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侨乡”泉州的前世今生：

百年前下南洋“过番谋生”
如今以侨为桥“双向奔赴”

泉州，中国东南沿海的世遗之城，全

国重点侨乡。这座向海而生的古城，千

年兴衰与海洋紧密相连。在海事兴盛的

宋元，泉州曾是全球最为繁华的港口，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但到

了明清海禁之后，因为陆上“人稠地狭”

“田园不足于耕”，泉州人不得不到东南

亚“过番谋生”，史称下南洋。

▲泉州市鲤城区中山路的“廊柱式骑楼”。 （宋为伟 摄）


